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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间·文化

岁终之月称“腊”，其含义有三：一曰“腊者，接也”，寓有新旧交替的意思；二曰“腊者同猎”，指田猎获取禽兽好祭祖祭神；三曰“腊者，逐疫迎春”，击鼓

逐疫，祈福迎春。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下令制定历法，将冬末初春新旧交替的农历十二月定为“腊月”，农历十二月初八日被称为“腊日”，即“腊八节”。

腊八被视为农历春节的“前奏”，从这天起，人们开始买年货、扫房屋、备春联，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此外，腊八当天，家家户户还会喝腊八粥、腌腊

八蒜……

寒冬腊月，让我们在大江南北的“腊味”中感受渐浓的“年味”。

（1.18.8民间）【腊八·年味】编者按

■ 廉彩红（河南）

小寒是一幅清冷出尘、苍茫辽远的
水墨画，腊八却凸显出人间烟火气。腊
八 是 腊 月 里 重 大 的 节 日 ，古 称 为“ 腊
日”，源自上古时代祭祀神灵、祈求丰收
的习俗。

每一个节日，都能触动诗人敏感的
心灵。腊八这个有着重大意义的节日
自然毫不例外，诗人们在这天挥毫泼墨
抒发心情，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文学珍
宝。北齐魏收在《腊节》里写道：“凝寒
迫清祀，有酒宴嘉平。宿心何所道，藉
此慰中情。”写出了数九隆冬的腊月，人

们摆上酒肉等祭品祭祀百神，感谢神仙
们的保佑，让自己的生活和美幸福，表
达出对神的敬畏。

深怀忧国忧民思想的杜甫在腊八
时写道：“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
全消。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
条。”从诗里能够看出，时节虽然还是深
冬冷月，但已露出了春的景象。春象征
着萌生和希望，杜甫的心情大概也是充
满了喜悦和向往的。作为一名封建时
代的文人，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君王恩
德，所以后四句杜甫又写道：“纵酒欲谋
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随
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看到美好的景

致，想到香浓的腊八粥，杜甫想辞朝还
家，纵酒狂饮欢度良宵，但他又因感念
皇帝对他的恩泽，不能随便离开。

这一年的腊八，苏轼还在黄州做他
的东坡居士。他在张怀民的小阁子里
喝酒取暖，望着阁子外面枯寂的寒冬，
思绪纷纷，想想自己的遭遇，想想远隔
千里的弟弟，借典寄怀，把万千惆怅倾
泻在诗词里。他在《南歌子·黄州腊八
日饮怀民小阁》中这样写：“卫霍元勋
后，韦平外族贤。吹笙只合在缑山。闲
驾彩鸾归去、趁新年。烘暖烧香阁，轻
寒浴佛天。”最后三句可谓意志消沉，他
期 盼 着 亲 情 和 友 情 ，“ 他 时 一 醉 画 堂

前。莫忘故人憔悴、老江边”。
宋朝喻良能在腊八日抒发心情：

“玉树参差见，银花子细看。淖糜分腊
序，圆炭度朝寒。冉冉头新白，匆匆岁
又残。聊凭一杯醉，忍把两眉攒。”玉树
参差地矗立着，银花细小如子弹。淖糜
的篱笆分成了腊的次序，圆炭度过寒冬
的时光。梅花悄悄地展开新的白花，岁
月匆匆又将残留。我只能借着喝一杯
酒来解愁，忍不住眉头紧皱。

与苏轼和喻良能一个憔悴一个眉
头紧皱相比，汪莘倒是心情愉悦，他在
腊八这天和朋友踏足远行，一路残冬野
店，却春意朦胧，酒气香浓，溪流潺潺，

梅花开放，青竹盈盈，青松挺立，好一派
美妙风光，“野店残冬。绿酒春浓。念
如 今 ，此 意 谁 同 。 溪 光 不 尽 ，山 翠 无
穷。有几枝梅，几竿竹，几株松”。多么
惬意的生活啊。他们一行人夜宿孤村，
风雪扑窗，但他们兴致勃勃，准备天明
后去钓鱼。“夜窗雪阵，晓枕云峰。便拥
渔蓑，顶渔笠，作渔翁。”

历史的风烟从不曾遮挡古老文化
的传承，每一个古老节日能历经千年不
衰，离不开文字的记述，也离不开文人
墨客的抒发情意。腊八节到了，让我们
怀着喜悦去品一品带着墨香和亲情的
腊八粥，这是一件无比畅快的事。

古诗词里品腊八

■ 徐成文（重庆）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我
已经嗅到了年的味道。关于
儿时过年的记忆，莫过于年前
的腊八节打扬尘。

在农村，日子一踏入腊月
的版图，乡亲们灿烂的脸上仿
佛鲜花盛开，他们透过时薄时
浓的雾气，恍惚看见了新年喜
气洋洋的姿态。要以一种崭

新的面貌迎接年的到来，家家户
户就要在过年之前打扬尘。门牙
掉 光 了 的 爷 爷 ，磕 了 磕 长 长 的 烟

杆，捋着胡须说，打扬尘也是为了扫
去一年的晦气。

那时农村条件落后，乡亲们总是以柴

草烧土灶煮饭、烤火。日子一久，屋顶上方全
是黑黢黢的一层灰尘。腊月初八，在乡亲们的
眼中是吉祥的日子，自然，腊八节打扬尘就雷
打不动地固定下来。

腊八节一大早，我们就被父亲大喇叭一般
的嗓音吵醒：“起来啦，今天打扬尘，你们也赶紧
起来帮忙！”一睁眼，父亲已经全副武装——头
戴草帽，背披蓑衣，穿着打了很多层补丁的衣
裤，俨然柳宗元笔下的“蓑笠翁”。他的劳动工
具也已经到位——在一根一丈长的竹竿顶端绑
上一把扫把。母亲也换装完毕——头裹帕子，
全身上下罩着一层塑料薄膜。我们几个孩子，
也认命地穿上破旧的衣裤参与打扬尘。

打扬尘之前的准备工作也不得马虎，要把
屋里的家具遮得严严实实，不让掉下的扬尘污
染。于是，我们就找来席子、毡垫、簸箕、塑料

膜等物什，把灰尘会掉落的地方遮盖
起来。

一切准备就绪。父亲最先爬上房
屋简易的楼板上稳稳地站好，手执长
竹竿的扫把，尽力把沉积在墙壁上、木梁
上的那些尘灰扫去。此刻，我们屏住呼吸，
以防吸入扬尘。农村家庭的房间面积大，
打扫起来既费时间又费体力。除了清理扬尘
之外 ，还要把盆盆罐罐碗碗盏盏清洗一番 。
过年嘛，辞旧迎新，脏的旧的都得清理一番，
旧貌换新颜。一天的时间，里里外外被我们
一家人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只待新年
到来了。

如今，农村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很多人家都盖起了小洋楼，厨房安装着清
洁、方便的天然气灶。

腊八节又到，喝着香甜的腊八
粥，我总感觉还缺少点什么，想来想
去，大概就是腊八节再也没有打扬
尘了吧。

腊八打扬尘

■ 黎 杰（四川）

腊月有味道。
腊月是温暖阳光的味道。
冬日的阳光罕有，晒点儿太阳过冬吧。
负暄一词因此开始登堂入室，摆上

了生活台面，虽然这词目前还没完全为
大众所熟识、所接受，有些生僻，但越来
越多的人已经用它来遣词造句了，由此
可见，负暄在冬天有多受人喜欢。

负 暄 一 词 也 好 理 解 ，负 ，就 是 背
对、承受的意思，暄是温暖、柔软的意
思，两个字合起来，便成了晒太阳取暖
过冬的代名词了。

负暄有典故，《列子·杨朱》中说，
宋国有一农夫，常穿乱麻破絮，勉强度

寒，到了有阳光的日子，农夫在
太阳下暴晒，顿觉温暖，于

是对其妻说：“负日之暄，人莫知者。
以献吾君，将有重赏。”于是便有了用
负暄向君王敬献忠心之典实。这典实
虽带嘲讽意味，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人们对于温暖和美好的向往以及虔诚
和尊重。

冬闲时，去户外走走，深深吸鼻，
野外满是阳光的味道，纯粹，清澈，爆
裂，晒点阳光真好，真惬意。阳光落到
雪地里，落在枯草上，闪闪地泛着光，
透明地泛着光。阳光是冰雪世界的宠
儿，很浩大，很辽阔，很磅礴，满世界顿
时晶莹起来，我们嗅着阳光的味道，享
受着年末岁尾的从容与慰藉，有滋有
味地感受生活的美好，夫复何求啊。

腊月是浓烈的人间烟火味道。
那味儿是从一家一户阳台上一块

块腊肉中飘出来的。

未到冬至，妻子便打电话给远在
成都的儿子，问今年要做多少腊味。

儿子说，按去年的置办吧。
儿子喜欢老家烟熏腊肉的味道，

每年都要我们做一些带去。
下雨夹雪那天，接到大姐电话，大

姐问我回老家不？我说，回呀，我还惦
记着你做的腊肉呢。大姐每年都要做
不少烟熏腊肉，特意为我们备着，等我
们回去，她会把那些烟熏腊
味装进蛇皮口袋再硬塞进
我车的后备箱。

在乡下，是非要去
田 野 走 走 不 可 的 。 看
昔日小溪，看溪石上一
层青苔，看麦苗在阳光
下绿油油地疯长，看蜿蜒
曲折消失于杂草丛中的羊

肠小道，看缭绕于村头黄葛树上那缕
淡淡的炊烟，当然，我最喜欢看的，还
是农家屋檐下挂满的腊肉，那好闻的
腊味和乡村腊月熟悉的气息，总在我
鼻边挥之不去。

腊月昼短夜长。大雪小雪，烧火
不歇。中午饭才吃完，又要接着摆弄
晚饭了。“胡萝卜抿抿甜，看到看到要
过年。”腊月的日子稠如蜜，浓如烟。

生炭，烤火，围炉，闲聊，煮一壶茶，温
一碗酒，烤一把串，炖一锅汤，这

种田园牧歌式的烟火气，正是腊
月味道。

年在乡下，年在村庄。回
乡，回乡，回到村庄中去，回到年
里去，回到真正的人间去，那里

有满满的腊月味道。
腊月是飘飞的雪花的味道。

一到腊月，我们就坐等一场雪的
到来，雪还未落，气温却在一直降，对
于我所生活的南方城市，来一场雪不
易，甚至稀有，我们对一场雪的盼望，
远超北方人的想象。等雪，我们是认
真的，我们是庄重的，我们是有仪式感
的。

每天撕着日历等雪，每天闻着腊
味 等 雪 ，我 们 负 暄 着 等 雪 ，我 们 到 户
外 等 雪 ，我 们 还 喜 欢 围 在 一 起 ，你 言
我 语 地 讨 论 着 某 一 场 雪 的 盛 大 ，然
而 ，雪 来 不 来 ，不 取 决 于 我 们 ，雪 只
落 山 巅 ，只 落 野 外 ，雪 调 皮 地 避 开 聚
居 在 城 市 里 的 我 们 ，而 在 野 外 独 自
缤纷着。

隔着手机屏幕都能闻着雪花的味
道，对着电视频道也能打探着雪花的
消息，攀着墙角里的蜡梅也能嗅出雪

花的飘荡，对于雪花，我们截图为证。
腊月天天都是年，腊月天天都飘

荡着节日的味道。
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满满的是腊

八 的 味 道 ，爆 米 花 的 味 道 ，烤 红 苕 的
味 道 ，火 红 春 联 的 味 道 ，串 串 鞭 炮 炸
响的硝烟味道，滚铁环的味道，扇
纸 烟 盒 的 味 道 。 当 然 ，绝 对 少 不
了的是杀年猪的味道，这些
味 道 齐 全 了 ，我 们 就
知道，年来了。

腊 月 有 味 道腊 月 有 味 道

■ 马晓炜（江苏）

农历腊月初八，老家的年味儿，
从这天渐渐浓厚起来。年的脚步，
仿 佛 也 是 从 进 入 腊 月 之 后 开 始 加
速的。

小时候，到了腊八节，每家每户
有两样事要忙，早熬腊八粥，晚腌腊

八蒜。对大人们来说，腊八是忙碌
的、喜气的，而我美美喝饱热乎

乎、甜糯糯的腊八粥后，掩饰不住盼
年的喜悦心情，寻找小伙伴们撒着欢
儿玩去了。当我气喘吁吁闯入院子，
看到母亲正站在凳子上，将悬挂于屋
檐下的大蒜取下。

其实，从初夏开始，母亲就已紧
锣密鼓地储存大蒜。那时，母亲将挖
出的大蒜除去泥沙，放在太阳下晾
晒 。 待 蒜 干 到 八 九

成 ，削 掉 蒜
须，像扎辫子一样把蒜
头 编 起 来 ，挂 到 屋 檐

下。
大蒜取

下 后 ，母 亲
动 员 全 家
人 围 坐 在
炉 火 旁 ，开
始 剥 皮 、挑
瓣 儿 。 我
很 享 受 剥
蒜 的 幸 福
时 光 ，一 边

剥蒜，一边听
长 辈 们 绘 声

绘 色 讲 腊 八 节
的 习 俗 、民 谚 和 故
事 等 ，听 着 很 是 新

奇。
外面天寒地冻，屋内炉火跳

动。一家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不知不觉间剥好了蒜。母亲把蒜

瓣清洗干净，放在淘米筛里控干水分
后，将蒜瓣装入一个个罐头瓶里，倒
上米醋，放少许白糖，拧紧盖子，接着
摇晃均匀，放置到阴凉处，静待时光
的魔法。

接下来的日子，母亲几乎每天都
在“忙年”。而我满怀急切的心情，关
注着瓶子里腊八蒜的变化，你还别说，
过些天，那洁白的蒜瓣就会带有丝丝
绿意，渐渐地，绿意越来越浓，春节将
近，蒜瓣个个儿变得如同翡翠碧玉一
般惹人惊叹。

好不容易熬到年三十，母亲用力
拧开瓶子，一股特殊的味道顿时在屋
里弥漫开来。这味道辣中有香，香中有
酸，酸中有辣，瞬间征服我所有的感
官。吃着鲜美的饺子，咬一口脆生生
的腊八蒜，那感觉别提多美了。

多年后，我参军入伍，母亲得知
我水土不服经常闹肚子，每年腊月从
不忘给我寄上几瓶腊八蒜。有了腊八
蒜的安抚，我闹肚子的毛病逐渐好
转。原来大蒜中含有一种叫“硫化丙
烯”的辣素，有治疗预防胃肠炎的功
效。而腊八蒜里更是浸泡着浓浓的母
爱，凝聚着母亲对我的牵挂。

如今，我已转业到了地方工作，每
逢腊八，还是会像母亲当年那样，精心
腌制一罐腊八蒜，待到除夕夜，与妻儿
围坐在一起，细细品尝时，依然怀念母
亲的腊八蒜，那是留在记忆深处幸福
的味道。

腊八蒜 滋味长

■ 周衍会 （山东）

1990 年 师 范 毕 业 ，我 被 分 配 在 一
个 偏 远 的 乡 村 教 学 点 ，全 校 只 有 6 名
教 师 ，条 件 异 常 艰 苦 。 转 眼 到 了 年 底 ，天 寒
地冻，教学任务又重，让我苦不堪言。一天下午放
学后，我正在办公室的火炉上做饭，老校长进来了，
说：“小周，明早上你把炉子烧旺点，咱俩熬腊八粥喝。”
我这才意识到，腊八节到了。

在我们那儿，腊八是过大年之前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民间有“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之说。这天，
家家户户都要喝腊八粥。小时候，我最爱喝母亲熬的腊
八粥，用的是柴火灶，一口大铁锅，年轻、美丽的母亲在烟
雾缭绕的灶房里忙活，是记忆中最温馨的场景。母
亲一般会在头天晚上临睡前，将熬粥的豆类、花
生、红枣等提前泡上，准备好玉米棒芯、木柴等燃
料。做腊八粥的食材越多越好，最好能达到八
样，包括大米、小米、大黄米、高粱米、薏米、黄
豆、红豆、绿豆、豇豆、红枣、花生等。但当时
生 活 困 难 ，母 亲 做 的 腊 八 粥 通 常 只 有 大
米、黄豆、花生、豇豆、红枣这几种材料，她
还特别喜欢用地瓜丁增加甜度。熬腊八
粥有技巧，除了要耐心，掌握火候也非常
重 要 ，一 开 始 要 用 猛 火 ，水 开 后 再 用 文
火慢煮，直到大米、豆类等煮开花，粥呈
淡 红 色 ，又 黏 又 稠 ，莹 莹 地 透 着 亮 光 ，
一揭锅，香气四溢。喝腊八粥时，母亲
还会准备一小碟白糖加在粥中，喝起
来香甜、爽滑……

自从我上了初中，就开始住校，已
有好多年没能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腊
八 粥 了 。 老 校 长 临 近 退 休 ，为 人 特 别
好 ，对 我 也 很 关 心 ，他 家 就 在 学 校 隔 壁 ，
晚上经常喊我去他家吃饭，做了好吃的也
不 忘 给 我 送 一 份 。 因 为 前 些 日 子 添 了 外
孙 ，家 人 都 去 道 喜 ，只 剩 他 一 个 人 。 第 二
天 大 清 早 ，我 起 来 生 好 炉 子 ，加 煤 烧 得 呼

呼 响 。 天 还 没 亮 透 ，老 校 长 就 端 着 锅 来 了 ，放 到 火 炉 上 开 始 熬 腊 八
粥。老校长的这锅粥，除了普通的米、豆外，还有葡萄干、核桃仁、桂
圆、莲子等平时难得一见的干果，是他在外地的儿子寄回来的。
老校长和我拉着家常，像一位慈祥的老父亲，聊工作、
谈人生，也顺便为我科普了一些腊八节及腊八粥的民
俗传说……在老校长面前，我一点也不拘谨，不免
将心中的苦恼和困惑一股脑儿吐了出来。

不觉间，外面天光大亮，腊八粥也熬好了，因
为这锅粥食材丰富，真是色、香、味俱佳。老校长
为 我 盛 了 满 满 一 碗 粥 ，语 重 心 长 地 说 ：“小 周 啊 ，
我知道你这半年过得不容易，年纪不到 20 岁，还
是个孩子呢。但既然选择了老师这一行，就得用
心去做，就像熬这腊八粥，从准备用料，到拣、洗、
泡、熬，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只有这样才能熬出
好喝的粥啊……”

听着老校长的教诲，我若有所思地点着头，大
口大口喝着香甜的腊八粥，粥中有种久违的家的
味 道 ，更 有 一 份 沉 甸 甸 的 责 任 。 一 碗 粥 下 肚 ，一
股融融暖意涌遍了全身。

一碗粥香暖人心，也温暖了我生命中的那个
冬天。30 多年过去了，我喝过很多种不同食材的
腊 八 粥 ，但 最 难 忘 的 还 是 老 校 长 熬 煮 的 那 一 碗 ，
每每想起，心中总是暖乎乎的……

一
碗
粥
香
暖
人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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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静 （陕西）

腊八节，是时光温煨的第一
缕年味，这个古老而重要的节日，

似乎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
分。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它不
仅仅是时间标记，更是一种文

化 象 征 ，一 种 生 活 情 趣 ，一
种岁月印记。

“ 腊 七 腊 八 ，冻 死 寒
鸦 。”腊 八 几 乎 是 一 年 中 最
寒冷的时候，我们也开始用
过节的方式抵御寒冷，仿佛
在 向 寒 冷 宣 战 ，同 时 ，也 表
达 了 我 们 对 温 暖 的 向 往 。
尤 其 是 那 一 碗 浓 郁 香 甜 的

腊 八 粥 ，可 以 让 温 暖 和 幸 福 在
寒冷的日子里永驻……

这让我想起了儿时的腊八
节，那时物质虽然匮乏，但精神
却一点儿都不匮乏。奶奶总能
把 每 一 个 节 令 都 过 得 津 津 有
味 。 谷 雨 时 节 ，她 会 悄 悄 地 在
院子里的围墙下将扁豆、赤豆、
南瓜等各类瓜果豆类的种子撒
下，到了盛夏芒种时节，花落成
果，一茬接一茬，桌子上总是有
吃 不 完 的 美 味 。 这 时 ，奶 奶 总
会挑选一些颗粒饱满的豆荚出
来 ，剥 开 取 出 豆 粒 放 在 太 阳 下
晾晒。

那时的我年纪尚幼，总是想
不明白奶奶此举何意。后来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我 才 发 现 在 腊
八 节 前 一 天 ，奶 奶 总 会 用 温 水
将 夏 日 里 晾 晒 的 那 些 豆 子 泡
上，到了晚上和各种谷物、坚果
放 在 一 起 ，用 家 里 的 土 灶 熬 上
满满一大锅。“吃得完吗？”这几
个 字 时 常 闪 现 在 我 的 脑 海 中 。
奶奶还说腊月初八锅里煮的粥
一 定 要 拼 凑 成 八 样 ，否 则 就 不
叫“腊八粥”。八方食材，调和
来年万事如意，一碗热粥，熬出
满满冬日温情。

当黎明的曙光第一次划过
夜 空 时 ；当 金 色 的 朝 曦 刺 破 街
边 弥 漫 的 大 雾 时 ；当 清 晨 的 第
一 抹 朝 阳 洒 满 屋 子 时 ，一 碗 碗
冒 着 热 气 的 腊 八 粥 已 被 奶 奶

“打包”好，分别赠送给了亲邻
好 友 。 我 总 是 不 解 地 问 奶 奶 ，
为什么要那么早出去送别人腊
八 粥 呢 ？ 奶 奶 说 ，这 是 陕 西 人
旧 年 间 过 腊 八 节 的 习 俗 ，而 且
一 定 要 赶 中 午 之 前 送 出 去 ，那
时候讲究送完之后自家人才能
享 用 。 尽 管 粥 送 出 去 了 很 多 ，
但 锅 里 还 有 剩 余 ，接 下 来 连 喝
几天都不成问题。奶奶称其为

“年年有余”，总是笑着说这是
好 兆 头 。 一 碗 喝 下“ 八 方 来
财 ”，万 事“ 粥 ”到 。 这 样 的 习
俗，伴随着那碗甜糯的腊八粥，
温暖了我整个童年。

如今，奶奶已故去多年。风
霜落发，雪染鬓角。一路繁忙，
一路奔走。总有些夜里不曾提
及的乡愁，在今夜，熬成了催人
泪下却暖心的粥。

因为，每一口粥中都深蕴着
久久怀念，每一颗豆子里都隐藏
着深深眷恋。

腊月的屋外朔风凛凛，正是
三 九 天 最 为 寒 冷 的 日 子 ，这 时
人 们 都 渴 念 温 热 的 食 物 ，俗 话
说 ：“ 腊 日 年 关 近 ，煮 粥 待 阳
春。”等捱过这凛冽的冬，春日
就在望了。

一“粥”一“思”

腊
八


